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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籍,改选中华人民共和国
国籍,我才又得以上了华侨
学校。从那以后我似乎长
大了,非常珍惜来之不易的
学习机会。

哥 哥 潘 鑫 亮 于 1 9 5 6
年回国,姐姐潘白亮于1957
年回国。我和父母以及两
个弟弟潘渊亮、潘红亮在
1959年3月印尼发布总统10
号令引起排华潮之前回到
了祖国。回国时最让我难
忘的是,印尼当局要我签字
申明将永远不回印尼,以及
在香港下船后一路由香港
警察监视,像被押送的犯人
一样,走路过境到罗湖。不
过,对于年幼的我来说,回祖
国的激动和高兴是难以用
语言来形容的。从那时起
我就下定决心:一定要努力
学习,报效祖国。我当时最
爱唱的歌是这样的: "红太
阳,升东方,伟大的祖国,繁
荣富强,海外孤儿有了娘"

我母亲回国后被安排
在中侨委工作,后在华侨饭
店、华侨大厦工作直到退
休。父亲回国已经58岁,不
好安排工作,靠翻译和教英
文有些收入。尽管祖国当
时经济状况比我们原来预
想的还要困难,我们家也是
遇到各种意想不到的难题,
但是我们父母从来没有抱
怨过。我父亲总说新中国

的成立是多少人牺牲换来
的,而我们没有做什么,却得
到照顾,要知足,要感恩。

文 化 大 革 命 中 , 不 少
归侨因海外关系受冤枉被
打成特务、反革命,感到迷
茫,失望,怀疑回国的选择是
否正确。我们家也受到波
及,有时半夜有人来查,父母
都很坦然。即使政治动荡,
经济拮据,生活艰苦,父母都
一直强调,再苦这里也是自
己的祖国。庆幸的是,我父
母都赶上了改革开放,看到
我们兄弟姐妹一个个都上
了大学,毕业后走上各自的
工作岗位,生活一天天变好,
他们晚年过上了幸福安定
的生活。

我在万隆上的华侨学
校是用普通话教学的,课程
也几乎和国内一样,所以回
国后我很快就适应并能跟
上国内的学业,我非常珍惜
这个学习机会。

我 在 天 津 第 七 中 学
和大连工学院就读时分别
被评为天津市和大连市的
三好学生。我虽然也经历
过种种艰苦和磨难,但我庆
幸得到党和国家的培养,老
师、朋友的帮助,学到很多
知识,成为了一名工程师, 
1982年担任北京照相机厂
电镀分厂的技术副厂长。

1983年我作为北京东

京友好交流团副团长去东
京都技术研究中心研修。
一个归侨得到出国学习的
机会,这在文革前是不可想
象的。1983年我们国家各
方面还比较落后,家里连电
话都还没有。在东京新宿,
看三层地铁转换站,乘新干
线去大阪,感到非常新鲜和
便捷。最值得学习的是研
究所研究和收集资料的详
尽和完全。比如研究冲压
机,他们有最老的到最新的
全部机器;当今是多种专业
的技术人员的合力才能制
作新的产品,该研究所各类
专家能封闭设计产品;研究
所都属公务员,行政部门三
年一调换,专业人员专管研
究,负责免费培训和介绍各
类技术,又可以承接一些中
小企业的技术委托和研发,
这些都很值得我们学习。
所幸30年后的今天,北京的
发展不比东京差,我们跟上
了时代的脚步。

我们研修团5人中,有4
位女同志,正副团长都是女
的。接待我们的日方代表
感到很奇怪,老问你们出国,
家里谁做饭管孩子,我说当
然是我在北京大学当教师
的丈夫,在中国男人同样要
管家务的,他们不可想象。
东京都技术研究中心有261
位研究员,仅有两位女性研
究员。一位是家里富有,一
位是为了学业事业到四十
岁才解决终身大事,所以日
本朋友很羡慕我们中国妇
女的解放和自立。90年代
后期我又随北京市妇女代
表团到澳大利亚、新西兰
等地访问,更深深感受到我
们中国妇女确实是获得了
真正的解放。我1998年在
中国侨联工作时,被选为归
侨妇女代表,荣幸地参加第
八届全国妇女代表大会,有
机会在国家机关联组会上
和吴仪副总理、韦钰部长
等女领导们一起讨论国家
大事。之后我曾担任过北
京市东城区政协常委和北
京市港澳台侨妇女联谊会
副会长,两届致公党北京市

委委员,现在仍担任致公党
中央妇女工作委员会委员
和致公党海外联络委员会
委员。

潜心为侨服务

1990年我调到中国侨
联,开始在华侨经济技术中
心工作,后调入经济部。有
一天,肖岗副主席找我,问
我是否愿意加入即将要启
动的几十年前陈嘉庚先生
就提议并捐资的华侨博物
馆筹建项目。作为归侨,我
认为我有责任和义务去完
成这项工作,欣然接受肖岗
副主席的建议,调到华侨博
物馆筹备小组。当时组长
是巫乐华主任。我们开始
做立项和申请工作,在主席
们、各单位侨联、归侨和
同事们的努力下,特别是在
时任国家计委办公厅主任
林军的努力下,我们立项成
功,成立了华侨博物馆筹建
办公室。

做 为 归 侨 , 我 对 华 侨
历史的了解也是有限的,正
是在华侨博物馆的筹建过
程中,通过参加华侨历史研
究所的一些讲座,接触和接
待海外的华侨华人,我逐步
了解了各地的华侨华人历
史。我想,当时正处二十世
纪末,世纪交替之际,我向侨
联机关领导提出建议,由华
侨历史研究所、宣传部和

我们筹建办公室联合举办
《二十世纪的华侨华人图
片展》,有关领导支持了此
项提议,在侨联同仁的积极
努力下,我们终于在2001年
3月两会期间在国家历史博
物馆成功举办了《二十世
纪的华侨华人图片展》,并
到全国巡展。这里特别要
感谢华侨归侨历史专家、
北京大学的梁英明、周南
京两位教授,中国社会科学
院邱立本教授的撰稿以及
给予的无私帮助。

在 收 集 资 料 当 中 , 我
对华侨史有了更深刻的了
解。记得我看到一张枪毙
海外通商者的照片,说明是
这样写的: “清初实行严
刑峻法,禁止人民海外通商
贸易和出国谋生,这一禁令
一直延续到1893年,才由光
绪皇帝下令撤消。此后,移
民海外的中国人才有华侨
的身份。”从中我体会到
中国封建王朝的封闭和排
外。以前,中国移民只占全
国人口3%,因此很神秘,或
许只有在中国才有关于海
外关系是好是坏的争论,导
致不少人对于我们从海外
归来感到不可理解。

中国革命的每个时刻
都有华侨华人的贡献,特别
是辛亥革命和抗日战争,新
中国的成立,华侨华人的作
用也是不可替代的。从人

  潘汉亮积极参与推广
            海外华文教育 （中）

1956年母亲参加接待宋庆龄副主席。
最后单人是母亲，

右一是姐姐潘白亮。左二为作者本人

在中国的全家福。
前排右起:父亲潘开兴、潘白亮之
子张冀春、母亲陈荣冠,第二排右
起:潘白亮、潘红亮、潘汉亮,

后排右起:潘鑫亮、潘渊亮


